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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最期待的狂欢，是失去的一切复活
在文学艺术中。

著名作家王蒙掷地有声的这句名
言，在前蜀皇帝王建棺床的石刻浮雕

“二十四伎乐”上也有回响。凝固在浮
雕上的她们，有的弹琵琶，有的弹箜篌，
有的吹觱篥，有的吹横笛，有的打羯鼓，
有的敲铜钹，有的摇鞉牢……无声，却
胜过万种风情与任何声响。这是她们
以石刻艺术复活1100年前的蜀地唐音
——唐朝末年蜀国宫廷乐队的锵锵乐
舞之音。

只是王建棺床上的浮雕“二十四伎
乐”千年以来一直沉睡于成都永陵地
宫，没有后世文学作品洗涤，仅有王建
爱妃花蕊夫人的五代十国时期系列《宫
词》记录过前蜀宫廷的活人乐舞。曾被
淤泥长时间埋葬的她们，直到永陵从
1942-1943年考古发掘出土，后人才知
早已消失的唐代和前蜀宫廷乐舞还有
蜀地石刻艺术承载其姿其器原貌。

当永陵变成永陵博物馆，敞开大门
迎接八方游人之后，王建地宫就不再冷
清与落寞。我第一次走进成都永陵王
建地宫，是1998年秋天。当时在四川师
范大学结束大一课程，到四川青年报做
实习记者，而踏访此地。王建陵墓上一
株株柏树气势雄浑，苍翠欲滴，远远望
去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步入“锦官城外
柏森森”的武侯祠刘备墓。走进地宫，
除了王建石像，最吸引我的是棺床上的
24躯或跳舞或演奏宫廷乐器的乐伎，后
世学者口中经常提及的“二十四伎乐”。

我一直好奇，以石刻浮雕留下唐朝
宫廷乐舞瑰宝的人，为何是晚唐将军、
前蜀皇帝王建，而不是将唐朝宫廷乐舞
推向极致的唐玄宗李隆基？

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尽管
只是一支凝固的唐朝宫廷乐队，但是清
一色的她们仍有一种让人无法沉默的
力量，因为她们载歌载舞的舞姿和吹弹
击打的奏姿以及众多唐朝宫廷乐器形
制，使得千年国人对唐朝宫廷乐舞没有
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陡然生
成“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喜。

成都，凭什么成为唐朝的音乐之
都？诗圣杜甫当年在《成都府》《赠花
卿》两首诗中书写的“喧然名都会，吹箫
间笙簧”“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
入云”，就是成都作为唐朝“音乐之都”
的诗意收藏。杜甫于 759 年冬天到成
都客居，那时的蜀地民间已是热闹非凡
的管弦丝竹之音，不绝于耳。王建于
907年在成都建立的前蜀王朝，所奏宫
廷乐舞更是盛况空前，可以直追唐玄宗

引领的盛唐气象。时有前蜀诗僧贯休
《寿春节进大蜀皇帝五首》“家家锦绣香
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北宋学者张唐
英《蜀梼杌》“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
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对蜀地民间音乐
的繁盛进行过形象化的描绘。当然，对
于蜀国宫廷乐舞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历
经前蜀皇帝王建、前蜀后主王衍的花蕊
夫人。“太常奏备三千曲，乐府新调十二
钟”“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
时”“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
声”“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
王”“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天
中”“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
墀”……这些在王建宠妃花蕊夫人的系
列《宫词》作品中，有多处诗句将蜀国宫
廷和蜀地民间盛行的乐舞盘活。尤其
是“太常奏备三千曲”这句，更是点名前
蜀宫廷的音乐官署太常寺准备的乐曲
高达三千，即使是如今的情歌王子齐
秦、一代歌神张学友也望尘莫及。

那时的蜀地乐舞，实际上奏响的仍
旧是难得几回闻的唐音。我说“难得”，
是因唐朝末年战乱频发，成都因剑门关
的天险，也就是李白说的蜀道难，才能
偏安一隅，让王建、王衍父子可以稍安
勿躁地享受乐舞。“中和癸卯春三月，洛
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
悄悄香尘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
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惶，朝士归
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
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
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
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
地。”即使在唐朝分裂为五代十国的前
20多年，从晚唐诗人、前蜀宰相韦庄的
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依旧可见乱象
丛生。中和、广明，皆是唐僖宗李儇的
年号。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 年）冬
到中和三年（883年）春，黄巢起义军一
直霸占着首都长安城，韦庄羁留的东都
洛阳城东西南北路人绝迹，皇宫贮藏的
珍宝锦绣被烧成灰烬，“紫盖”代指的唐
僖宗李儇落荒而逃成为又一个李氏皇
帝“李跑跑”，由此可以想见持续不断的
战争让宫廷乐舞这种盛世唐音已在多
地断绝。不过，唐僖宗这乱世一跑，却
成就了时任忠武军牙将的王建。因为
王建一路贴身护驾，长安之乱一平定，
唐僖宗就令卫将军王建等人统领神策
军，负责宫廷守卫重责。这期间近距离
接触李儇宫廷乐舞的王建，虽然只是文
盲兼莽夫，但是耳濡目染了晚唐的音
乐、舞蹈艺术。在各地纷纷更换国旗昭
示唐亡之际，王建也在韦庄等人簇拥下

于成都称帝，收纳大量晚唐文臣武将与
宫廷乐师及相关后人。在韦庄亲定的
蜀国礼制中，唐朝的宫廷乐舞再也毫无
顾忌地摇身一变成为蜀国宫廷乐舞。
蜀地宫廷乐舞，因此成为延续唐朝宫廷
乐舞相对最完整最纯正的一支。

我说相对“完整”，是因为盛唐流行
的不少乐器并没有收纳于永陵石刻浮
雕“二十四伎乐”这支宫廷乐队。《史记·
苏秦列传》曾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
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
犬、六搏、踏鞠者。”也就是说从战国传
承至唐朝的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至
少有这四类中国古代乐器并未出现于
王建地宫棺床。尤其是筑和古琴这两
件古老的国产乐器，在老百姓身边可谓
耳熟能详，在读书人眼里也有“以礼修
身，以乐治身”的炙热追求。在王建棺
床丢掉这两件乐器，无疑是王衍的无
知，或是王朔说的无知者无畏。当然，
远不止这些乐器，还有代表龟兹、天竺、
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高丽等唐时臣
服国进献唐朝宫廷《十部乐》所用的胡
笳、唢呐、铜角、铜鼓、檐鼓、都昙鼓、侯
提鼓，以及当今还在河南等地传承的方
响、四川等地流传的尺八，都是永陵石
刻浮雕没有承载的盛世唐音。

从2017年春完成杜甫踪迹史诗歌传
记《秋风破》创作，到2018年冬完成诗集

《二十四伎乐》、散文集《蜀地唐音》两部书
稿，我几乎有长达近两年的业余时间都聚
焦于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

两年来的考察、取证、创作之路，历
历在目，固然艰辛。然而，代表唐朝和
前蜀宫廷乐队成员的她们，却一直让我
内心狂欢。70 多年前，传说中的唐朝
宫廷乐舞消失千年之后又猛然在永陵

“二十四伎乐”石刻浮雕上复活，当年的
欢喜至今还在不断生育我的欢喜。如
今，我用诗歌、散文述说她们从长安等
地流入蜀地的唐音盛衰，考古一样挖掘
她们散落各地的音乐、舞蹈、服饰等文
明来源，无非是想永陵“二十四伎乐”多
一个存活之地。因为穿过永陵地宫的
风，还在不断风化她们的表情与手中的
乐器，终有一天会让我们无法辨认而泪
流满面。

最期待的狂欢，或许真如王蒙所
说，先是突然失去一切，然后又在梦里
寻她千百度的失落处，复活在文学艺术
中。如同，我给永陵石刻吹贝伎写的一
首同名诗《吹贝伎》：“她不是花蕊夫
人。/我更不是蜀王王建。/她漫长的
静止，最多修炼一个瞬间音。/我漫长
的沉默，只能稳定这个瞬间音。”

湖水

湖水：
浸泡着一塘陈旧的日子。

水鸟，叫声单调
芦苇，孤独纤细

只有疑惑的光
沿着催眠的岸，去去又来

就像此刻的我，越老
越发沉思

直到生命的底色
从青绿沉郁到灰白。

正如这眼前的湖水。

打捞

夜航在持续，铁翼像
银灰色的羽笔在劣质

的粗宣上困难地书写。

我每压一个坡度，月亮
就转过一个院廊

预知的失落，在缺际的云漠中
犹如一头跛脚的困驼。

早就明白：是时间筑的井
把故乡打进无底的水牢

很多时候，扣门的手还没伸出
下眼眶就已号啕！

重力

天空
的口袋里装满了
重力。

重力
只对积极的态度
警觉。

可以：
把火苗压进雨水
把雨水压进泥土
甚至
把泥土压进地狱。

然而：
对沉睡的山脉，无原则的
河流
疲倦的田野，嘻哈的秋风……
重力
都统统视而不见——

犹如：
一顶
斑驳的额头，只允许
飘过一组颓废的
烟圈。

仲夏

傍晚抵达，视觉渐被灰色
笼罩。

有风，湖水叠邻若鞘
刃色藏匿镀金的锋芒。

听吧，断涩的蝉
松懒的蛙

溽热：
让鸣叫在咸湿间泛锈

“昨天就不要再加入了吧！”

仲夏，开始着手安排一个
清凉的后事——

岸柳与塘荷
已经足够映衬秋月的满溢

白皮松
在高空飞，会看得很远。只是
一切模糊而无序——

什么都在眼里，什么也看不清楚。

白云的下面有山川，有江河
也有村庄。

我的脑瓜里有第三只眼睛
轻易看到坡下一棵白皮松

皮质如银，树下落满金黄的松针
松塔干裂，绝望像骨骼一样持续

两只松鼠
在愉悦，在嬉戏，在传情……

其实，除了智慧在消减
这个时代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欲望依旧在
山河依旧在，土地依旧在。

白皮松，依旧闪熄着平民的碎银
脚下卧聚着商贾们的锭金。

最尖锐的疼痛

或许也就那么一瞬间，我看到
露珠一个完整的翻身。

是微风或者个体的衰老？
语焉不详。

这才是浪迹在江湖中
真正的水！

它可以走动，可以仰望
可以在朝阳下一点一点消瘦
也可以吊挂在锈色的铁龙头

——

向干旱传递最尖锐的疼痛！

让时间慢下来

泡一杯茶
看茶叶起起伏伏
直至稳稳沉入杯底

泡一杯茶
看热气袅袅升腾
直至不再模糊双眼

汤色渐渐变浓
心情就开始透明
当汤色一点点由浓转淡
天色也一点点由明转暗
时光就慢下来了
先是慢成一截
拉长的影子
最后慢成杯底的一滴
无嗅无味的沉默

一些事物原地不动，却在一步步走远

就这样，一棵老树
在我的记忆里静穆了几十年
而今，我分明看见它
正从一张小小的规划图里
从粗糙的树皮里
从我手指的温度里
一动不动地
一步步走远
几天后，一个数着年轮的树桩
是它走过的足迹

很多时候，一些事物
也包括一些人
就像这棵老树
虽然在眼前原地不动
却已在悄无声息中蚁行或飞奔
一步步走远
直至空空如也

那就走吧！谁也无法控制
一些真实的事物，以静穆的姿势
原地不动
却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它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这些事物包括万能的时空
也包括此刻的我们——
我明明看见另一个自己
一点点地
从身体里逃离

从地铁穿越人世

自动扶梯不停转动
背影汹涌如流水
瞬间被张开的深邃吞没
沿着一个个箭头指示——
人浮于世
最终都走向地下

飞驰于地下的列车
载着一张张来自地上的面孔
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让人知道
地下也有匆忙拥挤的人间

地铁飞奔于另一个世界
窗外灯火拖着长尾
也追赶不上车厢里
任何一个人的一小段儿命运——
每一辆地铁只能承载你
一小段儿旅程
而车上的每个人
也只能陪你走完其中
一小段儿人生

地上繁华，地下繁忙
乘坐地铁
恍若穿越人世
一次次把人间悲欢
带到地下
又一次次把离合从地下
带回人间

城里的大树

跋山涉水，千辛万苦
大树们被现代化的工具连根拔起
然后，一夜之间
离开熟悉的田野、乡村和
脚下那些卑微如臣民的花草
在另一片坚硬的森林里落地
重新生根

一切都是陌生
连自己参与制造的景观
都和人群一样陌生
再也没有聒噪的鸟鸣和树叶的合唱
有的是机器马达和人世的喧嚣
大树们习惯用长久的沉默
回望遥远的乡村

没有根基
一切都那么脆弱
再结实的拐杖也难以扶正腰身
再营养的点滴也治不了水土不服
稀少的泥土承载不起高大的站立
一场平常的暴风雨后
大树们纷纷倒下
稀疏的落叶
是它们最后的眼泪

没有倒下的大树和
树下忙碌的农民工
还在不停地共同移栽
一幕幕乡村疼痛的风景

无名坟

没有名字
也没有标志
就像坟旁的花草
通通叫不出
一个确切的名字

一个小小的隆起
即将被地平线淹没
有谁知道下面
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走过了多么喧闹或者
多么寂寞的
人世

当我转过墙角，一道黄色箭一般
飘过。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黄色
的小猫。

我问母亲，是那只小猫吗？转眼
就这么大了。母亲说，大猫还在的话，
有它两个那么大了。说这话时，母亲
的声音很低沉，目光里依然满含依恋。

母亲所说的那只大猫，是妻子从
打工的超市抱回来的。妻子所在的那
个超市养了一只母猫，产下两只小猫
后不到半月，母猫就死了。两个小家
伙整天叫着，年轻的女老板当即要将
它们拿出去扔掉。

妻阻止了，急忙给母亲打了电
话。母亲急切地说，要要要！那是两
条命啊，咋能扔掉呢？于是，两个小家
伙坐了上百里汽车，到了我的老家。

猫终归是有了新家，可麻烦事一
件接一件。小家伙太小，根本不吃东
西。母亲急了，将我们买给她的奶粉
兑上开水，用小汤匙给它们喂。小家
伙哪懂啊，依然叫唤。母亲将它们的
小嘴掰开，强行往里灌。小家伙一下
子咬住了母亲的手。母亲的眼睛里便
泪花闪动。

眼见着两个小家伙走路都偏偏欲
倒，母亲急得直想拿父亲出气。父亲
说，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得
通。母亲变声变调地说，快去啊！

父亲毕竟是当过多年乡干部的，
他找来一只医用注射器，将奶水吸进
去，又从小猫的嘴里慢慢注入……父
母同时舒心地笑了——因为小家伙总
算咕咕地咽下了第一口奶水。

毕竟是两张嘴啊，几天就吃光了
母亲的两包奶粉。父亲打电话叫我们
再多带一些奶粉回去。妻子说，这家
伙比人还要金贵呢。

就这样，父母亲一针管一针管地

喂养它们长大。每天，只要父母一到，
两个小家伙就一下子跳到他们怀中，
叫唤着、抓扯着。当针管伸过去了，它
们便用前腿一下子紧紧抱住，贪婪地
吸起来。父母亲轻轻地推，小猫们慢
慢地咽……母亲说，多像娃儿们小时
候啊。

白天，父母亲到田间劳作，猫们便
跟去地坡上玩耍。晚上，父母亲看电
视，两个小家伙便争着钻到父母亲怀
中。母亲说，多像娃儿们小时候啊。

岳母见猫儿可爱，说啥也要抱一
只回去！母亲没有吭声。良久，才说，
那你就抱那只公猫吧，要不是你，其他
人给1000块钱，我也不会答应！

母亲更加细心地养着那只黄色的
母猫。好不容易到了母猫生小猫的日
子了，母亲高兴得就像自己当年得孙子
一样。母猫产下了两只黄色的小猫，母
亲的脸上又有了满堂儿孙般的喜悦。

妻子一个电话，让母亲几夜没能
合眼，只顾伤心地落泪。妻子所在的
超市鼠患不断，老板损失惨重。女老
板的意思，叫妻子将抱走的猫抱回去，
给多少钱都行。

我坚决不同意！我说，这样，无异
于让母亲卖儿卖女！不行，坚决不行！
妻子为难了，她说，可是，她毕竟是我的
老板啊。还是母亲咬咬牙应下了。

女老板的钱她一分也不要。母亲
说，又不是外人，哪能收钱呢。更何
况，我们还有小猫嘛，几天就养大了。
女老板当时十分感激，对母亲说，我们
一定好好地待你的儿媳妇。不久，妻
离开了那家超市，原因不在妻这边。

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说，都是些
啥子人啊，一点交情都不讲！早晓得她
这样，给一万块钱，也不把猫儿卖给她！

我一惊，母亲咋这么激动呢？

夏也荷过了，秋也蝉过了，快冬天
了，我居然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一只蚊子。

可能是漫长的雨季成了它繁衍的
温床，我的台灯下总有一只蚊子。不
是朝生暮死的蜉蝣情怀，也非飞蛾扑
火的不死精神，只是蚊子，没脸皮没价
值的东西。

细长轻盈的身躯，盛满了血液的
小腹微微鼓起，仓皇的复眼和灰闪的
薄翅。它耐心地盘旋在我眼前，盯着
我露在衬衣外的脆弱皮囊，蓄势待发，
想要冲破这层屏障，一头扎进幸福的
血海里。

我将托着腮帮的右手缓缓放下，
摆了一个方便它侵略的姿势，静静地
看着它，纵容它。收到了我允许的信
号，它向后猛地助飞，细密的罪恶，扎
入了我的皮肤。

停留在细嫩的皮面，它如一根顽
固刺眼的钉子，令人厌恶，想要拔去。
而我今天却想善良一次，因为我从没
机会对它们这种渺小的生命表达过共
处世间的敬意。每种生物都不容易，
总得有人给他们留活路，即便渺小如
鹅肝酱的分子，或庞大如破碎的未来，
在宇宙中都有自己的独特运行法则，
我无意间的一瞥不该成为它断送余生
的原因。

我做好准备，等待它饱足后替自
己包扎。然而让我失望，它贪婪地在
血管上吮吸了好似一整个下午那么
久，就如刚生出的宝宝对母亲乳房的
留恋。它慢慢抽出细长的银针，身体
摇晃，仿佛驮上了灌水的棉花，沉重到
无以复加，掠过我的黄皮肤，翅膀微微
拂过我的汗毛，竟然比吸血更让我产
生痒意。它顺着我手臂的曲线往下
滑，最终醉倒在数学卷子上，挣扎几次
却无法重新起飞。

我毫不犹豫，抬起手迅速拍死了
它。红与白的对比太过强烈，血流成
河的惨状我不想去描述，毕竟全是我
自己的牺牲。

它仿佛一个战败的英雄，光荣地消
失在了风沙场上，而它并不是英雄，只
是一个贪婪的越位者。求多了不属于
自己的可能性，必将踩到生命的底线。

弗洛伊德曾言：“那些想要说什
么，但是知道说出来就会对自己有害
处的人，无不将那些话冠以一顶愚蠢
的帽子。于是梦愈荒谬，其意义就愈
远。”它做的一场幻想着喝足一辈子粮
食的梦，我也经常做。在有限的时间，
将自己所有的精气和魂魄全部耗费出
去，可惜最终留下的却不是如它一样
亮鼓的双腹，而是靠咖啡吊命的时分
和眼眶下的沉色。然而，结果都一样，
赔上了超支的泪。

过于贪心与妄念，总归是不好
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满足自己足够
的可能，但熬不下去时，记得举起白
旗，迅速离开。

妥协不是向什么东西屈服，而是
为了享受剩下多年的玫瑰与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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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崇敬的手掌
展开青春的海洋
我和鸟儿一道写下
我自己的名字
你放置在沙滩上的阳光
让我张开双臂呼吸

桃木种子

我宁愿退回到那桃木的种子
如一支冰棍回味混在一起
以孩子们磨损的爱情
像站在人家屋角上
让我感到小心翼翼
已成为城市一角
可让我怎能逃避

天空开始柔软

倾泻下来了

我看到的在眼前遇见
在这个世界上
春天的树林里
像一种熟悉的声响
只能在梦中
我的雨虹啊
黄金早已过去
青春在河边
天空开始柔软

一抹斜阳

不认识的河流旁
那一抹斜阳在你身边
所有的水
都奉献给太阳的黎明
它仅仅是一种痛苦
在历史的甲板上
永远不会说话

成都，唐朝音乐之都
□彭志强

天际线诗选
□王峰

猫事
□骆驼

小小说｜

让时间慢下来（组诗）
□赵泽波

青春的海洋（外三首）
□小封

小封的诗34

今夜谈蚊
□罗洪焱

更多诗歌散文，扫
码上封面新闻。


